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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属真光荣》中的《打
花棍调》，是原来民间歌曲

《绣花灯调》：“正月里来正月
正，余二姐房中叫了一声春
红，打开俺的描金柜，取出
了，五色线，闲来无事绣花
灯，显一显手段，敬敬明
公……先绣前朝众英雄，刘
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打会算
的苗光义啊，徐茂公，有神
通，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
草船借过东风……”

我在战争时期会的一些
歌，我知道《一条扁担》，是打
开郯城以后，孔健飞所创作。
更早些时候会的一些歌，如

“东方疯狂的日寇，向中国张
开了血口……”“胜利在招
手，敌人在发抖……”“天上
有颗北斗星，地上有个毛泽
东……”都不知道是谁创作
的，在任何歌本里也都没有。

我有个老友丁志超，大
我几岁，当年在区委当组织
委员时，背着一个大匣子枪，
高高的，很帅，能说会拉，知
道的事多，会的歌多。他最早
唱了一支《八路军进沂蒙》：

“八月十七那一天哪，我们的
队伍下了南哪……顽固分子
发野蛮哪，尹家洼前开了战
哪……”我在任何歌本上都
没有见到，不知作者是谁。

大家都熟悉的《解放区
的天》，在有的歌本里有。最
近我买到一个歌本，厚厚的，

《名歌500首》(黄萌、孟楠主
编，金盾出版社出版，2013年8
月第二版)，里边有《解放区
的天》，很少歌本里有。这个
歌，1950年前后很流行，人人
会唱，电台天天播：“解放区
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
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
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
完，呀呼咳咳，一个呀咳，呀
呼咳，咳咳，呀呼咳咳一个呀
咳！”上面署名“刘西林记谱
作词”，也就是说，谱不知道
谁写的，他写的词。建国初期
的事，他写这个词的时候，他
知道谁作的曲。怎么他光记
得谱，不知道作者了？这不可
能。我记得是章枚作的曲，这
是南方的一位作曲家，新四
军北上时，他来到北方，后来

久住上海。我的一位88岁的
老同事袁风也这样说，说明
我记得比较清楚。章枚作曲
的，是快速而热情型，很流行
的是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版
本，是胶东音乐家陈志昂另
作的曲，比较缓慢，十分抒
情。这个版本也很流行，1950
年前后电台天天播。因为很
抒情，我很愿意听。他这版
本，词有两句，与前者不同，
后二句是“解放区的太阳永
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
远唱不完”。老同事袁风，也
记得是这样。但这个版本，很
少有歌本中列到。不知什么
原因。

像我及以上年龄的，都
知道这些事，编《名歌500首》
的，都是专家，怎不知道？这
情况，有些叫人不解。一些老
同志，如九十六岁的胡可、九
十二岁的徐刚，都有较多的
资料，他们在一些文章当中
讲到过去的事，都很具体。有
些问题，他们大约都能解答。
我意调动一下他们的积极
性，解解这些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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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麦收时节

【人生边上】

端午节回老家，正值麦收时节，马
路两旁是一片片的金黄，有收割机在忙
碌着，而农人却并不多，他们只是做些
收割机余下的活计。

回想儿时的麦收记忆却完全是另
一派景象。时光退回到三十年前，收麦
全靠人工。一到麦收季节，像过年一样
家人聚得最齐，就连上学的学子们也放
了麦假，一并集中到熟透了的麦田里。上
至70多岁的老汉，下至十岁左右的孩童，

“凡拿得动镰刀的”，一家一户，男女老幼，
全都在自家田里加入麦收的队伍。

五月仲夏季节，日头毒毒地晒着，
收麦人弓背在地面忙，头上多顶着一块
手帕。镰刀挥下去，麦子一把把齐刷刷
地倒下，再汇成一堆堆，打成一捆捆。割
麦是个又热又累的活儿，往往一气儿躬
身割到地头，腰已经发酸，缓缓地直起
腰来，擦一把脸上的汗，从放在地头上
的暖瓶里倒一碗水喝，再继续下面的劳
作。一阵子下来，孩童的脸早已被汗水和
脏手弄花。孩童们也是麦收的生力军，那
时一家往往有四五个孩子，陆续加入到每
年麦收的队伍中，他们累得快恢复也快，
只是干活毛糙些。经过一年一年的麦收，
个头和年龄不停见长，也由干农活的生手
渐渐变成了熟手。

其实，麦收最是农村娃的快乐节
日。那时候，村前村后都有打麦场，麦子
收割后的活儿都转移到这里：轧麦、扬
麦、晒麦，到最后颗粒归仓，需要大约一
周的时间。白天，父亲赶牛拉着石滚轧
麦，十来岁的我手持一杆叉和哥哥翻场
(就是将碾轧的麦子翻过来)。往往几家
人共用一个大场，大家一边忙碌，一边
说笑，时而相互帮帮忙，共同分享丰收
的乐趣。空闲下来，我就跑到附近的树
阴里躲避日头，拿起一本书看。夜晚，需
要人看场，我和70多岁的爷爷各拉一张
席子去场院睡。仲夏夜的场院凉爽怡
人，我入神地听着爷爷讲述牛郎织女的
故事，仰望着夜空中眨眼的星星，小小
的心灵中飞出串串遐想……

麦收季最诱人的还是吃的乐趣。新
麦下来，很快磨了面，母亲就会蒸上满
满一锅白馒头，一霎间就从厨房里飘出
满院的馒头香。馒头刚一出锅，我和三
个妹妹就马上凑过去，美美地享受一顿格
外香甜的白馒头。那时常吃的是玉米面馒
头和瓜干面的窝窝，吃白面馒头真就是改
善生活了。最让孩子们馋羡的是一种叫

“油炸果子”的面食。每到收麦季，村街上
就会支起一口平底大锅，大家纷纷提了新
麦去换取油炸果子。所谓“油炸果子”就像
现在的油条，只是炸成了圆形，便于用绳
子穿起来。因为这东西炸起来太费油，就
成了小贩的专属，好多家庭为了满足一下
孩子们的馋嘴，去换取一些，或者作为走
亲戚的礼物。毕竟，麦收了啊。

□奚道贤

楼下来了两位“新邻
居”。

这个称呼还是儿子起
的，为此他还写了一篇周记。

它们，是两只燕子。
住的是开放式老小区，

楼比较老，单元也没有防盗
门。有一天下楼的时候，看
到两只燕子倏然飞了进来，
抬头一看才发现，它们已经
在一层楼梯的上方墙角，筑
起了大半个新巢。

从此，每天早出晚归
出楼进楼的时候，就多了
个念想，自觉不自觉地，就
会抬头看看两位新邻居在
不在。小朋友也很兴奋，路
过的时候，也要兴致勃勃
地驻足观望一下，算是上
学路上的问候。

每到此时，我的脑海
里就会浮现出一篇民国语
文教材里的小短文，也是
经常读给小朋友听的：燕
子，汝又来乎！旧巢破，不
可居，衔泥衔草，重筑新
巢。燕子，待汝巢成，吾当
贺汝！”书本上配了一张
图，也是一个小男生，驻足
屋檐下，看燕子筑巢。

两只燕子很勤劳，早上
我们出门的时候，它们早已
经开工，飞进飞出忙着筑
巢。短短几天，巢就成了。晚
上两只燕子都在，一只在巢
中，另一只就站在巢边的开
锁广告牌上，总是安安静静
地，不发声，也不怕人，因为
也没有人打扰它们。

前两天，下楼的时候，
两只燕子都不在，我站在楼
梯上，伸长了胳膊，竟然用
手机拍到了燕巢里面，看照
片时果然有惊喜：巢里有五
颗乳白色的卵！原来，卧巢
的燕子已经开始孵卵了。这
意味着，燕子家很快要添丁
了。照片发到了朋友圈，不
但小朋友看了高兴，好几位
朋友都觉得好奇和新鲜，有
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对于我们这些在农村长
大的人，燕子是童年记忆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再熟悉不
过了：小时候，谁家的屋檐下
没有过燕子筑巢安居呢?

于是，记忆的闸门也
由此打开。

在农村，燕子很常见，通
常会在屋门上方屋檐下筑
巢，那时候房子还多是木头
门窗，有的燕子甚至直接以

主人翁的姿态，把巢筑到屋
内的大梁下。燕子以虫类为
食，是益鸟，所以也没有人伤
害它们。小时候也会架个梯
子，趁燕子不在，爬上去看看
燕妈妈下了几颗蛋，有没有
破壳。小燕子孵出后，没长羽
毛，肉乎乎的，眼睛都睁不
开，嘴角黄黄的。大燕子不辞
劳苦，飞出去飞回来，捉了
虫，自己不吃，用嘴衔着一只
一只地喂小燕子，小燕子们
会齐刷刷张开嘴巴等着，那
个场景真的是温馨极了。

有时候，燕子会成群
地飞，快如闪电，眨眼间就
飞出老远；有时候它们会

贴着水面，点一圈涟漪，荡
漾开来；有时候也会在电
线上，静静地伫立，星星点
点如同五线谱。

燕子背羽为蓝黑色，古
称玄鸟。“度娘”这样介绍燕
子：世界上有20种，中国有4
种，以家燕和金腰燕最为常
见。家燕在农家屋檐下营
巢，巢是将衔来的泥、草用
唾液黏结而成，每年可繁殖
2窝，每窝产卵4～6枚，雌雄
共同孵卵。14～15天幼鸟出
壳，亲鸟共同饲喂。雏鸟约20
天出飞，再喂5～6天，就可自
己取食。

人们喜欢燕子，不仅
仅因为它们是益鸟。燕子
天性也喜欢接近人类，而
且燕子有个特别的习性，
就是恋旧。据说家燕有着
惊人的记忆力，无论迁飞
多远，哪怕千山万水，它们
也能准确地飞回故乡的旧
巢。这意味着，每年飞回来
的，极高的概率是往年的
大燕小燕，岁岁年年往来，
延续着生命的轮回。自古
以来，若有燕子在自家房
屋中筑巢、生儿育女，人们
也会视为吉祥、有福之事。

春暖花开的时候，父
母会看着屋檐下的空巢告
诉我们：燕子马上就要飞
回来咯。那种心情，如同期
待久别的亲人或者老友。

有一次，回老家的时
候，老妈很有感触地说，燕
子似乎也是通人性的。以
前家里年年有燕子来，后
来父亲去世后的那两三年
间，不知道为什么，燕子就
没有来过，檐下的巢一直
是空着的。父亲的三周年
忌日过后没几天，竟然又
有燕子归来落户。

跟好友老路聊起燕子

的事情，他很感慨地说，这
让他想起了爷爷奶奶。因
为小时候，燕子在家中筑
巢，遇上刮风下雨，老人会
特意叮嘱要为燕子留着
门，以防它们回不了巢。

在农村，人与燕子，是
一个独特而和谐的存在。

似曾相识燕归来，又
筑新巢。只是这巢的所在，
不是乡下的屋檐。燕子虽
似曾相识，恐怕亦不是记
忆中的那一对。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而今人长大
心事乱如麻
记得旧时遥
喜看阿婆纺线纱
瓦凹泡新茧
院内惹雏鸭
而今人长大
心绪淡若茶
记得旧时小
爱卷丫小衣襟角
檐底蹲蚁巢
树上共攀枣
而今人长大
心情恍比潮
记得旧时淘
总嫌先生讲乖巧
车马混鱼龙
睁眼乐妖娆
而今人长大
心思飘成草
记得旧时闹
偏要哥哥教捉虾
墙角挖青苔
梢头斗知了
而今人长大
心湖荡起潮
忆旧时，凤凰花开两

小无猜，明媚时光里漾不
尽欢笑嬉闹。

想如今，天高海阔音
信杳杳，沧桑岁月间抹不
平凄凉寂寥。”

写此文时，意外遇到这
首诗，忍不住全文照录，诗
中没有燕子，但却与我对燕
子的回忆有几分契合，回忆
是温暖的，只是诗的立意上
过于寂寥和伤感。

旧时再好，总归天高
海阔音信杳杳。

转头想想，楼下的燕子，
再过十天半月，就会多出几
只。

这，何尝不是令人高
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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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记

【诗歌】

在闹市区
小姑娘长得很美
她顾不上抬头
埋首剪裁
熟练制衣

这地儿要拆迁
她的缝纫铺必须搬走
我说城又新了
她听后一脸茫然

她把几片布料
缝补到一起
像缝补自己内心的一道伤口

□张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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